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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芦苇荡 心动沙家浜

■王照辉 文/摄

沙家浜是一片热土，在寻求解放和抗御外
侮的斗争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
1939年5月，新四军东征，在阳澄湖地区开辟敌
后根据地，打击日伪，成功实践了毛泽东同志
关于河湖港汊地带组织游击战争，建立持久根
据地的战略思想。

沙家浜，颂扬了军民并肩抗敌的民族精
神。1939年10月，新四军西撤，留下了数十名
伤病员，在人民群众和地方党组织的掩护和帮
助下，以芦苇荡为天然屏障，坚持斗争，粉碎了
日伪“扫荡”，保存并发展了革命武装。根据这

个史实创作的京剧《沙家浜》流传全国。
沙家浜是一面高扬的旗帜，它永远闪耀着

时代的光芒。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背景下的沙家浜，
依然绽放着昔日的光芒：春来茶馆照常开门迎
客；七星灶照样生火煮铜壶；阿庆嫂雕像深受游
客的青睐；伤病员群塑像吸引了观众的眼球；高
大的芦苇掩映着昔日的河汊；老房深沉，道路整
洁；黎明的彤云更让湖水辉煌。今日的“阿庆嫂”
们正贴着红对联，刷新着街镇的面貌；河道的清
洁工用辛勤的劳动让湖水格外清澈。

这就是今日的沙家浜，一个让人千古传诵
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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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物

难忘的《新四军中上海兵》新书首发式
■林木 文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迎来
又一届上海书展，各种新书首发式和
作者读者见面活动不断，使得我想起
2007 年 7 月 27 日，为纪念建军 80 周
年、新四军组建70周年，《新四军中上
海兵》在上海高安路25号首发。我作
为新四军后代和新闻记者应邀出席。

这本新书全书45万字，汇集了二
万一千余名浦江儿女参加新四军、浴
血奋战的许多感人故事，由上海文艺
出版社出版。

老战士们对此书发行给予很大热
情，凡是身体尚可的，都来出席首发
式，连在外地的也纷纷赶来。有的不
能来，就派子女孙儿后代参加，或写书
法作品表示祝贺。 主编之一，来自杭
州的新四军老战士万中原，1941 年 7
月27日离开上海去江苏南通，投奔新
四军。60年后的这一天，也是7月27
日，他回到上海，说起当年怎样参军，
感慨万千。已经 95 岁高龄的老战士
冯纪林，精神抖擞，声如洪钟，是所有

发言者中声音最高的一位。他说：“能
够在建军80周年，新四军组建70周年
之际，和那么多老战友聚会，看到新四
军的后代积极参与这本书的撰写和编
纂，并且也出席今天的会议，感到很是
高兴。”他为了写稿，去了新四军当年
活动的沙家浜，参观了沙家浜纪念馆，
令他喜出望外的是，看到了自己当年
扛过的那挺重机枪在展厅中展出！想
起往事，他说：“当年，我们对那挺重机
枪很有意见，因为重，几个人轮着扛，
累得不行。可是，只能够打一发子弹，
因为只有一发子弹。师长谭震林听说
后说，你们明天开班务会，我一定来。
第二天，围绕重机枪这个主题，班务会
还真是开了。战士们发了一通牢骚
后，谭师长说，重机枪的作用还大着
呢，知道你们有重机枪，日寇和汉奸不
要怕你们几分？”就这样，他们继续扛
着这挺机关枪，而没有把它砸了，埋
了。人们今天才能在沙家浜新四军历
史纪念馆看到它。

会上，举行了新四军后代代表接
受赠书仪式，笔者也有幸忝列其中。

手捧那本书，不由想起去年刚去世的
父亲。他是新四军中上海兵。1939
年，作为上海地下党苏州中学学生支
部的支部书记，他被当局列入抓捕对
象。参军到苏区后，父亲先是在战地
服务团话剧组搞编剧，从此开始了半
世军旅生涯。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
和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曾经于住在思
南路的老战友、上海大学美术教授孟
光的家中聚会，回来后，父亲很是高
兴，给我们回忆当年上海几个学生兵
在一起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的往事，其
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他们关于战
地服务团的回忆文章被收录在《战地
红蕾》之中。

新四军中上海兵文章情节大多曲
折离奇，譬如《皖南突围记》写皖南事
变，新四军被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
七个师约 8 万余人包围袭击，大部皆
壮烈牺牲。人数达7千之众。军长叶
挺等人被扣押，副军长高级将领被
俘。而作者、新四军文委委员兼秘书
和新四军《抗敌》杂志主编黄源，奇迹
般突围成功。他是我的前辈同行，所

以其故事特别使我感兴趣。他写道：
“1941 年 1 月 13 日清晨，我从泾县茂
林附近的东流山回到石井坑。军政
治部的队伍已从石井坑上山。只好
跟着大流走，黄昏，天色渐暗，一听到
机枪射来，就地伏下，枪声稍停，又起
身直奔。后来天黑时，前面抓到一个
往前方送信的国民党部队的四川兵，
队里送来交给我管，我和警卫员持枪
夹着他跑，我边跑边做他的工作，要
他到国民党部队问口令时，就用他
自己队伍的番号回答，说是从前方
回来的。果然，碰到几次敌哨问口
令，他以自己部队的番号回答，敌哨
听是四川口音，迟疑一下，我们就从
他们旁边的树林里直奔下去。这样
逃过了好多关口……到清弋江，我们
战马的饲养员常牵骡过江，知道哪里
浅，他带着我们走，江水齐腰。刚过半
途，敌军的机枪猛烈射击，不少同志被
子弹射中倒下。我的警卫员也倒下。
饲养员拉着我直向江岸奔去。进入镇
口的一家商铺后，只有我、饲养员和一
个年轻的号兵在一起。整个队伍被打

散了。我们拣小路走，在草堆里休
息。一天晚上，饲养员回来告诉我：
从这里到镇江，有一条深山小路。过
去是私盐贩子走的，他们从镇江贩私
盐到皖南，走这条路可以逃避关卡、
缉私……后来，通过关系，办了县民
证，乘火车从常州到了上海。经鲁迅
夫人许广平转告，和组织接上了关系，
回到了军部。陈毅同志见到我的第一
句话：“我以为你尽忠报国了。欢迎你
胜利归来。送你一匣英国上等雪茄
烟，慰劳。”

“1月13日晚上，即我突围出去的
那个晚上，叶军长从军政治部得到消
息：黄源在撤离石井坑山头后失落
了。他以为我被敌弹击中而身亡了。
他在被监禁后，给周总理的第一封信
里说：“黄源大概身亡了。”重庆《新华
日报》1941年1月据此发表了石西民
同志对我的悼念文章《忆黄源》。我却
活到97岁。”从此文看，他一天一夜都
在突围，枪林弹雨，历经千难万险，其
表现除了勇敢、坚韧，不乏上海人的聪
明和机灵。

经历是一笔财富，人生有那段浴
血奋战以弱胜强的经历，在年老回忆
时感到充实，也是一种幸福。我们见
到的许多离休干部总有一种自豪感，
他们是有理由自豪的。

篁岺晒秋 ■唐嘉鸥

■郑树林 文 剪纸

马路上看到许多人在排队购买
东 西 ，上 海 人 喜 欢 讲“ 又 起 蓬 头
了”，表示客流一下子增加，生意好
起来了。

起蓬头里是大有学问的。蓬头
其实原来是讲以前走江湖的人，每到
一地首先要搭建一个大篷后才做生
意，在一个地方的生意好不好就看能
不能起蓬头了。

没有起蓬头就要制造蓬头了，蓬
头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行业都有不
同的内容，起蓬头的目的是怎样让人
们来看，然后再让他们从口袋里掏钱
买东西，所以制造蓬头就会有各种各
样的手段，如敲锣打鼓一声声吆喝，

吸引马路上行人的眼球，人多了就
开始介绍商品，一旦围观的人多了
起来就“起蓬头”。 起蓬头就是让
顾客有一种期盼心理，对这种期盼
心理，要掌握分寸，时间太短，顾客
不过瘾，认为不值得；时间太长，顾
客失去了耐心，就会流失。所以，做
生意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掌握人
的从众心理。

起蓬头，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也
常常可以看见的，许多商业街上或者
房地产销售商为了吸引购买者的眼
球，在正式开盘那一天会找来许多熟
悉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撬边
模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个地方一
定有好东西，不然的话不会起蓬头
的，而上当受骗，我们称之为撬边撬
出来的。

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电视台、报
纸的广告，第二天大家会随着广告去
购买，人一多就有蓬头，打广告打得
就有意义了。不过现在人们对起蓬

头已经不太感兴趣，因为现在已不是
以前物品紧俏，还要凭票供应，大家
都要去排队。

马路边上常常可以看见的那些
排队买东西现象，千万要警惕不要以
为起蓬头就是东西便宜或者紧缺的，
那些排着队的可能就是我们闲话中
常常说的撬边模子。

起蓬头

闲话花样

淮剧的歉意
岁月悠悠

■赵韩德 文

到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做志愿者，
才晓得社区里的文化活动蛮活跃的，
还晓得上海有一个叫做“文化配送中
心”的部门，能按社区要求，安排市级
团体到街道演出。这天下午是上海
淮剧团前来送曲送歌。

一听到“淮剧”二字，我心里顿生
歉意。

那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上世
纪60年代初，束紧裤带的饥荒时期，
常常有一些草台戏班，到我们镇来演
出。现在回想，大概那时的街头演出
像小热昏（单人滑稽）、西洋镜、卖拳
头（街头武术）、猢狲出把戏等等，都
尚未被管到滴水不漏，还有生存的缝
隙。来演沪剧申曲的，本事大，能够
借到小学的操场，收票入场。沪剧

《何文秀》，我就是和伙伴阿根一起翻
学校围墙，夜里在操场上看的。演淮
剧的好像本事小一点，借不到操场，
便在镇后的空地上从居民家里临时
拉出电灯，粉墨登场，在休息的间隙
里收钱。淮剧土称苏北戏，在苏北老
乡聚居地很有粉丝。

我们镇上的居民，三分之二是世
居于此的浦东当地人，如我家，另三
分之一是苏北客，码头工。码头工与
英商“蓝烟囱码头”之渊源，可追溯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码头工在上海站住了脚，便拖家
带口生儿育女。镇的西面，逐渐形成
规 模 颇 大 的 聚 居 地 ，呼 曰“ 十 八
间”——苏北前辈，最初建草房十八
间以寄居。十八间的老乡喜听乡音，
民国年间此地淮剧班子川流不息。
最盛期是三四十年代，十八间甚至出
现了永久性的帐篷戏院，“夜深千灯
照碧云”。解放后几次政治运动下
来，帐篷烟消云散，残留的戏班遗老
遗少，只能偶尔私下客串，照样大受
欢迎。

那晚我在临时场地上看的，是
淮剧老戏《秦香莲》，坐的是苏北老
乡家的板条长凳。我混在人堆里，
因家庭困苦，没有零花钱，照例蹭
戏。就在包公大人下令张龙赵虎用
大铡刀“伺候”陈世美之时，演出暂
停了。听无所不知的阿根讲，该铡
刀能将负心贼陈世美之头当场铡
下，而戏收场后，演员照例能活过
来，头依然在脖子上。我充满期
待。忽然有人轻轻地碰碰我，一个
柔 和 的 女 声 亲 切 地 说 ：“ 大 兄 弟
……”我抬头，看到的是一张薄施脂
粉美白浅红极其艳美的女人脸蛋，

正妩媚地朝我微笑，长袖兜开，上面
散 着 零 钱 。 —— 这 不 是 秦 香 莲
吗？——“ 大 兄 弟 ？”—— 收 戏 钱
了？我像蚂蚱一下子跳起来，我可
是袋无分文呐！天仙般的演员，梦
幻样的柔声，“大兄弟”我却身无分
文！羞愧！眨眼之间我蹿出人群，
逃得无影无踪。阿根也早已不知
去向。

“大兄弟”三字，含着多少礼仪、
尊重和亲切，以后在其他任何大大小
小、正规非正规的社交场合，我都再
没有遇上过比它更温暖人心的称呼。

多少年了，为此事，我心中一直
对淮剧抱歉，对那个美丽而不幸的

“秦香莲”抱歉！
现在，几十年后，市级正规淮剧

团送戏上门来了。
我怀着几十年的歉意，不好意思

地去观赏了。
著名演员陈海霞演唱了传统淮

剧《秦香莲》中的“自由调”名段“三年
来……”唱得寻寻觅觅悲悲切切回肠
九曲，把秦香莲一千多天的辛苦愤懑
倾诉一尽。

但淮剧并不只有委婉低回一
种美，国家一级演员张华演唱淮剧
经典《三女抢板》男角黄伯贤的选
段“ 适 才 间 ”，高 亢 洪 亮 ，英 气 逼
人！同为国家一级演员的许旭晴
展示了她的多才多艺——先用苏
北方言唱扬州小调“拔根芦柴花”，
使人仿佛看见姣美活泼的苏北女
子在天光水影中放歌；又用京歌演
唱“故乡是北京”，展现了首都“那
十里长街挂彩虹”的大气；最后用
无锡方言吴侬软语演唱“太湖美”，
唱出了太湖的神韵：“美就美在太
湖水……”糯美之音使观众听得如
痴如醉。

上海淮剧团还展现了它的多侧
面才华，有越剧尹派唱腔《沙漠王子》

“算命”、《何文秀》中的“桑园访妻”、
经典沪剧《大雷雨》选段“盘凤”、邓丽
君歌曲“甜蜜蜜”和越剧《打金枝》选
段。著名演员王琴的《打金枝》表演，
身段形体婀娜多姿，尽现专业素养。
穿插其间的魔术和杂技也受到热烈
欢迎。

观众不停欢呼“再来一个”，其中
也有我最真诚的声音。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一方山水出
一方戏。诞生于江淮大地的江淮戏
曲、江淮音乐是祖国文艺万紫千红中
的一朵奇葩。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